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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2018年1月28日


 WWW.MINGHUI.ORG





王平被非法拘禁、抓捕或关押的大概时间、地点：


2002年10月五河县拘留所15天；2004年10月五河县看守所7天；2005年1月6日—2005年12月5日安徽省女教所11个月；2006年11月左右安徽怀远精神病院1周；2008年4月五河县看守所1个月；2009年1月13日——2009年2月13日蚌埠市第二看守所1个月；2010年7—8月五河县拘留所2次30天左右；2010年10月9日———2010年10月23日蚌埠市洗脑班；2011年


2——3月五河县拘留所3次，15天左右；2011年7月1日——2011年10月17日安徽省女教所100天左右；2012年3——2013年6月间五河县拘留所10余次每次3—5天；2013年2月14日---2013年3月4日左右蚌埠市第二看守所19天左右；2013年7月合肥市精神病院9天2014年5月6日——6月13日蚌埠二看37天；2014年6月13日——2015年5月5日安徽省女子监狱11个月；2016年1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乘坐宿松至蚌埠的火车，上车不久被绑架。


    信仰是一个人生命的自由，在中共的国度里，不让你信仰就规定你为犯罪，被无情的打压和践踏。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都在信仰法轮功，最后中共自己走向穷途末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你们仔细想想，崇尚善良才是为人之道。快快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吧，为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吧！！！











【明慧网】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结束一年的冤狱迫害时，身体虚弱，回家后还不断地被骚扰，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强迫打针，灌输不明药物，以致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三岁。


王平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省五河县卫生防疫站、五河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卫生主管医师。自2002年以来，她被非法关押有三十多次，遭受了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各种酷刑折磨迫害。








   下面是王平遭受迫害部分片段：


在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4年6月13日到2015年5月日）


1）不准我和别人或别人和我说话，由刑事犯每天看管监视。监室犯人夜晚轮流看管。


2）因我不写不炼功保证，狱警孙文罚我每晚站到12点，有时到1点，罚站四月余。


3）被包夹打骂侮辱。包夹杀人犯陈余全、李芳经常对我打骂侮辱。陈余全曾在车间公开扭掐我，致身上多处青紫伤痕；用针刺我手背；用鞋刷猛砸脚背；在监舍将我双手绑在床架上，用鞋底捣我嘴，使口腔出血嘴部肿胀，进食困难。我向分管狱警孙文反映，孙文说：谁看见了。向指导员曹学枝反映，曹反指责我说：你到这里还这样。


4）我不吃饭抗议迫害，被强迫灌食，曹学芝并以电棍威胁说：你不吃饭就用电棍电你。


5）强拉我去监狱转化基地强迫看听诽谤法轮功的言论、书籍、光碟。洗脑班徐队长曾用手捏我嘴不让我说话，拿脏毛巾堵我嘴，把我拉到走廊里扯来扯去。


6）强迫劳动，不干活就罚站。


7）找各种借口限制或拒绝我购买食品，我要求购买食品指导员曹学芝骂我：“不要脸”。


8）包夹犯人每天找各种借口刁难、嘲笑、辱骂我。如限制上厕所、吃饭时将我勺子弄断、不给我添饭添菜、给狱警打报告罚我站、不准朝窗外看、等等。


9）不准给家里打电话，信件也被扣压。


多年的非法关押迫害使我的家人特别是我母亲与儿子遭受极大的精神压力。我母亲几乎精神崩溃，常夜不能寐，身体衰老很快，每天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儿子精神不振，自暴自弃，以上网排遣苦闷，常彻夜不归，导致学业荒废。


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5年1月6日到2005年12月5日）


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为逼迫我“转化”写“四书”将我单独关在一个包房里，不准离开规定的范围、不许和别人说话、上厕所要请示。派专人二十四小时看守，任意打骂、凌辱、罚站等，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与任何人接触，每天强迫所谓“学习”各种诬蔑法轮功的资料洗脑。晚上强迫写思想汇报，不写不准睡觉。在伙食上不给荤菜，只给一个素菜。不准买任何副食及营养品。每天强制劳役达十多个小时。从早上五点起床，除去三顿吃饭时间，直到晚上一、二点。不准家人会见、信件被扣押。我抗议迫害被殴打，鼻子打破；嘴被裹胶带；罚站；关禁闭，电棍电。


一次家人托熟人来接见，我讲了在这里的遭遇，从此每天被迫从早站到晚，持续很长时间。副队长林云还要求每晚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还要在晚十二点以后写。一次包夹将我思想汇报交去（转下页）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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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真相











我因坚持找国保大队队长沈士军索要非法扣留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及佛像，被沈士军打骂侮辱，沈士军说，没有理可讲，就这样，愿告你告去。出于报复强行将我送到精神病院鉴定，并于2011.7.1从单位再次将我绑架进安徽省女子教所劳教二年。


在四大队，我抗议非法关押拒报数拒穿劳教服喊法轮大法好，为此遭残酷迫害：常被胶带封嘴双手反绑在床上，警察指使人把我衣服扒掉只穿短裤胸衣，把个人衣服全部收走，晚上睡觉也穿劳教服，如不穿就将手脚绑起来。从此家人送衣服也不给，枕套里全是劳教服，不准给家里打电话，信件也被扣压。


吸毒劳教将我绑在床架上，用布条将嘴勒烂，从此我开始了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警察们利用心狠手辣的吸毒犯使用刑具开口器野蛮灌食。潘所长说撬嘴比插管舒服，哪样舒服哪样来。开始在警察办公室灌，后来交给几个吸毒的在车间一角暗自操作，将门关上，不准别人看，一人骑在我身上其余几人压胳臂压腿，开口器越开越大，将嘴角撕烂冒血，上下颌抵烂潰疡，医生提供压舌板给吸毒犯用来撬嘴，将牙齿撬松撬掉撬的满嘴冒血，一边灌食一边侮辱取笑：扇耳光、辱骂、把纸盖在脸上、把吐在毛巾上的流质再拧到嘴里。一次吸毒犯张志军竟然将我衣服解开一边捏乳头一边灌食调笑。潮湿的衣服不给换直到焐干或故意用电风扇吹（9、10月），灌食经常呛到气管里人几乎窒息。


灌食时我的惨叫声整个车间都能听到，为防止我喊叫吸毒犯经常在我嘴里塞上布条或卫生纸，外面再用胶带连头裹上多层，等布条拽出时上面沾满血迹。吸毒犯们承认是警察意思，说干部把你交给我们管了，还说吴队长说了不要把她当人待，参与灌食的主要人员张志军自称行善没有作孽多，为了加分早回家。


在车间每天被用绳子反绑双手，或把胳臂勒住吊在窗子上，常双手勒的发紫肿胀麻木，双脚也被绑住，并常被打骂侮辱，身上多处青紫伤痕。一次在我双脚绑住不能动的情况下吸毒犯邓婉君用力将我推倒，使我整个人直直载倒地上，有两次被抓住衣领勒晕。


参与灌食的吸毒犯有张志军、王艳、孙林、邓婉君。


在教舍为了不让我喊叫，警察指使劳教们经常用袜子、卫生巾、短裤塞进嘴里，再用布条或胶带勒住，一次一吸毒犯将整条短裤塞进嘴里硬是将一颗撬松的牙齿塞掉痛的我身体发抖。等第二天将短裤拽出时，整条短裤都是血迹。


灌食时加不明药物导致头晕、视物模糊、腹胀怄气、心慌胸闷，心律达每分一百次。


每天三次灌大量流质，灌得直往外吐，吸毒犯却不将开口器取下继续把嘴撑着不让吐出来。还长时间不给上厕所，直到小便解在身上，流到地上，还被犯人殴打辱骂，一次一犯人拿纸沾上小便朝我嘴里塞。


插鼻管灌食时穿“约束衣”灌完不取下管子也不脱“衣”，就把人绑在那。或将两臂用绳子拉直固定，人呈“大”型，灌食管子也不取下，数小时后放下时，双臂抽动疼痛软弱无力，回家后很长时间不能恢复。


我绝食三个月，牙齿撬掉四颗，口腔溃疡牙龈炎，体重减轻二十斤左右，身体虚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当地警察带回。◇














（接上页）后值班的干事说不合格让重写，我拒绝，结果一夜没睡。人熬的两眼发直精神萎靡神志不清，不知不觉闭上眼直往前栽，然后吸毒犯对着大声吼。


不让我吃饱，要饭弄来一盆让我吃，侮辱我。抗议冲出去房间，多次被包夹朱传君、杨小晴等殴打，用胶带封嘴。一次包夹朱传君将我鼻子打破，上厕所将我一脚踹在凳位上。一阜阳劳教曾将我嘴打出血。每天强制劳动，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一二点，不干就罚站。我抗议劳动迫害，喊法轮大法好，被关禁闭，一间黑屋子只有五，六平方米，屋里放个马桶。门上留个窗口。一天二十四小时戴手铐，从早五、六点站到晚十点后，只给两顿饭，每顿只有很少饭，限制喝水。


为逼迫我写所谓遵守“所规队纪”的保证，不准坐着，整日站着，警察黄素英还搬个椅子坐在门口把窗口打开，看见我坐下就叫人来打骂，或自己进来拿电棍电。林云也亲自拳打脚踢，还把法轮功师父像贴在墙上辱骂。我被关押九天出来时整个人小了一圈。出来不几天将我调四队干活。后来又将我送所部洗脑班“转化”。在洗脑班，被单独关押，不准出去，不准和别人说话，每天强迫听看诽谤法轮功言论，被转化人员打骂，胶带封嘴，双手反绑，强迫听佛教音乐。我一度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后保外就医一年。








演示图：电棍电击








演示图：


野蛮灌食











